李志民：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
——李志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
任何一个大国、强国，总有它作为大国或强国的标志性行业或产业，像日本的电气、德国的汽车、意大利的时装、法国的化妆品、英国的金融业，等等。如果没有，说明这个国家还不够强大，这与一个国家的人口、幅员、地域关系不大。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拥有120多所世界知名的大学。这些大学强大的科研，造就了大批高水平创新人才，成就了美国各行各业的繁盛，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。因此，科研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真正动力。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，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科技支撑实现的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，我国要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，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的转变，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支撑。 

科学技术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的变革 
技术发展丰富了知识教育内容 

　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，有人说是一部思想发展史，有人说是一部帝王将相史，还有人说是一部战争史。但我认为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，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。每当技术发展到一个新台阶，人类文明就会进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因此，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是技术发展驱动的；而朝代的更迭、政权的替换，只是给当时社会进步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治理方式。真正对人类文明进步起根本性作用的是技术的推进。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发明，都会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的改变，同时也给教育带来巨大影响，不仅使教育内容增加，而且使教育思想、教育手段、教育方法更加先进，最终导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。 
　　200年前，洪堡教育思想的产生时代，正是人类文明进步、技术发展最快速阶段，结果催生了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和完善。在微观世界，上世纪哲学上争议最多的是什么叫原子？什么叫原子核？又有谁能看到过？直到1990年，美国IBM公司在原子量级上第一次挪动原子，排出了“IBM”这三个字母，才使人类不仅能够看到原子，而且能够挪动原子，这是人类在微观世界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。在宏观世界，也是1990年，美国把哈勃望远镜送到太空，使人类可以探索到更远距离的太空空间，对宇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同时，互联网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应用和普及。这些新技术的发展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 

　　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，有一个著名的指数规律可以形容。举一个例子，一位教师讲课，第一天给他2分钱报酬、第二天是4分钱、第三天是8分钱……按照指数规律，如果他讲了一个月，到第31天时，他一天得到的报酬将是2140万元。再举一组数据，3年前互联网上产生的知识量，大概是每两天会产生相当于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量；但是在今天，互联网上一分钟就会产生两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量。庞大的数据增加必然会带来庞大的垃圾数据内容。物质世界中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，在数字世界中同样会存在。这就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新问题：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，通过数据挖掘、智能选取，筛选到对你最有用的信息。正是互联网的发展，扩大了人类生存的空间，从物质的、精神的空间逐渐扩展到数字空间。人们在这种新的空间中，不仅学习的方式和习惯被改变，而且人们的所有行为，都很容易地被记录下来，并通过数字途径展示给其他人。 

　　科技发展突飞猛进，人类认识自然界的领域、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大，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的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速，科技成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涌现。科学技术的大发展，给我们增加了知识教育的内容，对教育提出了更新、更高的要求，推动了教育的变革。 

教育改革要向其发展的本质规律回归 

　　面对技术发展的挑战，我们必须思考高等教育应如何改革？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是什么？我理解，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，就是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，满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新需求，逐渐回归教育的本质规律，依靠教育的本质规律来发挥教育的最大效益。关于教育的本质需要从三个方面说明：对于全人类来讲，教育的本质就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展；对于国家来讲，教育的本质是提高全民族素质，提供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保障，增强国家竞争力；对于个人来讲，就是追求幸福生活，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。 

　　教育和学习，原本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角度的表述，前者是主动态，后者是被动态。教育的基本类型，或者说学习的基本类型也可以概括为三类。第一类是人际交往类学习，包括语言的学习、品德的学习、礼仪的学习与养成。这类学习的特点是要靠环境习成。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，只能通过真实的人群和人文环境来学习；互联网产生后，可以提供虚拟的网络环境，不受时间、地域的限制，甚至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。第二类是知识传承类学习，包括文字、历史、数理等知识的学习。这类学习的特点是非常有规律性，靠前人总结，集体讨论，通过教师的讲授能够收到非常好的课堂效果和学习效果。这类学习是学校教育应该承担的主要任务，现在的问题是有将学校教育功能无限扩大的倾向。第三类是文明发展类的学习，即知识的探索，包括自然科学及哲学、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，是研究与教育融为一体的结构，是边干边学。这类学习的特点是交互式、实验验证等。 

高等教育要适应科技快速发展的要求 
我国高等教育的变化 
　　当前，我国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30多年前，即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高等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，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招生始终在30万人左右徘徊，而今年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了680万人。高等教育招生对象包括博士生到专科生等多种层次、类别，其中，绝大多数“985”院校研究生招生数量要大于或者等于本科生。毕业生的去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30多年前国家是包分配，今天已经形成了完全的双向选择，自主择业，有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选择了报考研究生，或出国留学进一步深造。30年前，高校科研基本是一些国内知名大学的少数教师参与，高校的科研经费少得可怜，而目前，高校教师都在承担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，高校科研经费增加了上百倍。30年前，高校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的校园环境下开展以教学为主的教育活动，现在，大学校园的开放使高校真正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。30多年间，高等教育的环境、条件、结构、成分、主体的这种巨大变化，对高等教育的办学和育人的思想、教育理念、管理方式等等提出了严峻挑战。高等教育要适应这种变化，积极转变观念。 

以高水平的科研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

　　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。科研创造了新知识，丰富了教学内容。大学教师用科学研究的思维、方法、方式授课，能够更深刻地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。这种教学效果不是简单地从课本到课本能够收到的。另外，科学文化、科研氛围、科学前沿讲座等，都是重要的环境育人环节。因此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解决好科学研究如何支撑高等教育、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这个重大问题。 
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现代高等教育质量不等同于教学质量。教学质量是对教师课堂讲授效果、学生听课状况、考试考核结果的重要考核，不能代表全面的高等教育质量，而仅仅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一部分。科学研究、学术氛围、大师的言传身教等，也都是人才培养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如果仅仅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同于提高教学质量，那么就容易误导政府或者学校只关心专业设置，硬性规定哪个专业多少学时，制定统一的学科、课程教学大纲、教材、课时等等，长期下去，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，高等学校办学的趋同性也是必然的。所以说，教学质量固然很重要，但是教学质量不等于高等教育质量，不等于人才培养质量。 

　　科学研究如何支撑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，需要解决好科技成果如何最先转化到课堂上去的问题。把科技成果转化等同于制造成产品、商业化等，这是对科技成果及成果转化的狭隘理解。科研成果的表现方式是新知识，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殿堂，科研成果应被第一时间转化到课堂上去。专利转让、办企业等，在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仅占很小的比例。事实上，科技成果有很多种表现形式，教授的论文、研究报告等也是一种科技成果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，教授都要求给本科生上课，要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转化到课堂，讲给学生，并尽快写入教材，这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、提升人才质量的有效办法。 

大学发展需要完善科研的功能作用 
科学研究的进展 

　　科研的发展是在人类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，在人们受教育知识水平的普及上，逐层升级的。具体来讲，科学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层次的发展：最早期是机械运动，主要是靠理论、靠数学来推算，辅之于实验验证；第二个层次是化学过程，主要靠实验，由理论来指导；第三个层次是复杂科学，比如工程、气象、核能、超级计算等，靠理论指导，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；第四个层次是生命科学，主要靠实验，统计分析；第五个层次是人的行为科学，包括经济学类、管理学类等，大量的靠数据挖掘、计算和分析。 

　　科研人员是科研活动的主体，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作为科研人员要拥有基本的素质，包括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；敏锐的灵感和想象力；很强的综合分析能力；无畏而诚实的表达能力。如果没有专业的基础知识，或者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，科研就可能会出现方向性错误；如果没有想象力，或者想象力不敏锐，就找不到科研的突破点；如果综合分析能力不强，纵然有了新发现，也会失之交臂；还要有无畏而诚实的表达能力，新发现往往与已知的概念有差别，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，向学术界宣布。 

　　科研是探索未知，解决实际问题。每一项研究成果都会增加新的知识内容，再把新的知识内容用于教育、传播和新的应用。知识内容的特点是无成本复制，所以科研项目不能重复模仿。重复模仿出来的工程是有价值的，但是重复的科研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除非是涉及到国家保密，具有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，要攻克国外对我国的高技术封锁。从整体来讲，科研是不能重复模仿的，而现在我们恰恰有很多项目是在重复、在模仿。重复模仿是教育的内容，不是科研的内容。 

合理制定各类评价体系 

　　当前，我国的科研评价体制渐趋向合理，更多地朝其本质规律在变化：20世纪70年代以前，谁来搞科研、谁的水平高是官员说了算；80年代，开始有评价了，但大多是同行的专家朋友评；90年代有了定量的比较，开始比论文的数量；2000年起比期刊的影响因子；现在是计算机随机遴选专家评。当然，无论规则定得如何公平，都难免受专家知识面的限制、主观判断的偏颇、人情世故等的影响。现在对于评审专家的名单都会采取保密方式，但我个人认为，与其遮遮掩掩，还不如公开发布，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参评专家的人情世故照顾思想。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，科技评价应该上一个新台阶：靠客观数据的积累，让学界广泛参与。科技评价要尽快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，要改变现有的政府部门负责鉴定、验收、评奖等，可委托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来评价。第三方机构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，能独立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；应具有科技评价管理人才，对被评价学科内的权威专家有号召力；应具有相应的技术条件和大量的学术评价数据积累，等等。 

　　学术界自身的评价也在变化，对论文的评价，通常考量期刊的影响因子，目前较为热门的还有学术载体、机构和学者H指数。（1）期刊的影响因子（Impact factor，IF）。这是表征期刊影响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，也就是某刊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数，算法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数，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。期刊的影响因子不宜跨学科比较。影响因子高低取决于所属学科，学科越不成熟，越需要相互印证，所以引用就多，影响因子就高。比如，生命科学。此外，影响因子还受社会关注、研究人员多少、OA的学科发展、个别期刊规定引用自己期刊等影响。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的论文，不一定比影响因子低的刊物上论文水平高。就好比奥运会与全运会相比，虽然赛事档次高，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不一定比得上全国冠军的水平。（2）学术载体、机构和学者H指数。H指数是一种定量评价期刊、机构或科研人员学术成就的方法，类似于期刊的影响因子。一个人（或期刊、机构）的H指数是指在一定期间内他发表的论文至少有H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。例如，某人的H指数是36，就表示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中，每篇被引用了至少36次的论文总共有36篇。Google Scholar最近公布了各个学术载体的五年H指数，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七家期刊和三家开放存取（OA）网站。排第一的是Nature，其五年H指数为295。其他依次是：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(274); Science (265); 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 (259); arXiv (256); The Lancet (205);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(205); Cell (195)。RePEc网站排在第四位，arXiv排第五，仅次于大名鼎鼎的期刊Science，排第七的SSReNet网站仅次于Lancet，超过Cell期刊。可见，以网络为载体的开放存取网站正在挑战传统期刊。 

　　对于大学的评价，除教学质量好、优秀的生源、高就业率外，还有：教授的学术影响力；良好的学术氛围，相应的职称结构和政策导向；学术资料和科研设施条件，以及其利用和共享；科技成果转化，大学文化，政策环境等；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次数；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；互联网的使用量, Alexa, Tr, R/pm，v/pu；等等。 

　　对于一流教授的评价。如果是评价国内一流大学的教授，应该有四条标准：一是在国际会议上要有声音；二是国际权威期刊上要有文章；三是国际学术组织中要有地位；四是国际大奖中要有名次。目前来看，前两条要做到比较容易，但是国际学术组织中有没有地位、国际奖项中有没有名次，可能大多数中国教授还做不到。另外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对其教授提出更高的要求：国际会议上不光要有声音，而且要能作特邀报告，做会议主要组织者；国际期刊上不光要有文章，而且要能参与论文评审，当编委、当主编；国际学术组织中不光是会员、理事，而且要能当理事长、会长、轮值主席；国际奖项中不光要参与，而且要做主要完成人，要拿大奖。 

逐渐完善科研环境建设 

　　科研环境建设的基本内容，包括：资助的政策、仪器设备的购置、实验室条件等；科学精神、职称晋升、人才梯队等；成果评价、成果使用、学术交流等；公共支撑体系，像图书馆、互联网、知识产权等法制环境的建设等。 

　　教育主管部门主要在舆论环境和政策导向上做一些工作。在舆论环境上，教育部下决心、下大力气治理不正学风，组建学术监督组织。当然，学术问题还要依靠学术界自身解决，如果出现违法行为还要司法机关介入。要提倡学术自尊，克服学术自卑，避免学术自大。与几十年前相比，现在我们国家的科研条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：科研经费投入，每年保持20％多的增长速度；仪器设备先进，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，2010年我国进口的高档仪器设备，超过欧盟15国；语言水平也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提高。所以，我们没有理由再自卑。同时也要避免盲目自大，要提倡学术自尊，不迷信学术权威，要让年轻人把真实的想法与发现讲出来。 

　　政策导向上，要有公平的学术环境，逐步取消用SCI、SSCI、EI等对大学的排名。要消除科技资源的垄断可能，减少学霸行为。对科技成果与个人业绩的评价要以产、学、研、用的贡献率为依据，以成果转化后产生的效益为依据。发表论文数量不应该是评价教授或一所学校的惟一依据，还要考虑论文的质量、期刊影响因子、引用频率、“他引率”、H指数等。 

　　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，是一种快速提高学术水平的好方法。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设有很完善的专家库，很多专家被邀加入我们的基金评审、奖励评审、论文评审等；设有专门的学术不端人员名单记录，对于一些学术不端行为，包括片面打压某些项目、片面拉抬某些项目、抄袭剽窃他人成果、打分明显不合理的等等，我们都会一一记录在案，进入黑名单者自动没有资格获得教育部能够控制的资源（三年内）；同时，我们强调科研立项前的科技查新工作，由于科研不能重复模仿的特性，决定了科技查新工作的重要性，科研过程中要时时查新，处处查新；此外，还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，比如文献保障系统（CALIS）、教育网（CERNET）等。这些都使我们的科研环境建设逐渐得到了完善。 

互联网时代将实现科教的真正融合 
互联网时代大学功能的转变 
　　西方认为现代大学的功能是知识的产生、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应用。我国把大学的功能定义为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，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功能。其实，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与创新，都可以归结为是知识的传播。应该说，尽管东西方文化不同，但是对大学功能的定义没有多大差别。归结起来就是两个：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。 

　　然而，互联网时代，网络公开课的出现，使大学的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，应该说是一场教育革命，基于“无线网络＋手持终端学校”的教学方法已经开始实践。互联网时代，现代大学的功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。未来大学的主要功能将是：知识的探索、知识的认证、考试认证。大学将成为研究院、考试院，科教实现真正的融合。 
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将面临革命性挑战 

　　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教育部计划推出1000门网络精品视频公开课。事实上，目前可在网上搜索到的“公开课”词条已达18万之多。政府投资做公开课只是引导性的。国外大学的网络公开课已经开始风行，比如哈佛、耶鲁、MIT、斯坦福等一流大学已经有了很多网络公开课资源。同时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组织，比如TED（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and Design）推出了公开的网络视频专题，每个讲座大概20分钟左右，所有新思想、新技术、新哲学的问题都可以拿来讨论、共享，内容非常丰富、精彩。今年5月30日，MIT和耶鲁大学共同出资3000万美元，成立一个专门机构，推出网络教学微证书。学员可以在网上学习这两所大学推出的公开课，学习完成后只要通过该门课程的考试，就可以拿到微证书。待拿到某门学科设置的所有公开课程微证书后，就可以获得相应学科的学位证书。这可以省去出国留学的麻烦手续和巨额费用。可以想见，网络公开课的出现，世界一流大学微证书的推行，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将十分巨大。这样一种技术的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将带来革命性的挑战，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。无论你赞成或是反对，无论你的观念是否转变，时代的车轮都会滚滚而前，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，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贪婪一定会淘汰落后的观念。因此，我国高校一定要及时跟进，不断创新，提高质量。
